
B20大公園􀰙責任編輯：唐嘉慧

二○
○

三
年
，
正
是
非
典
盛
行
的
時
候
，
旅
行
返
台
的
我
突
然
開
始
發
高
燒
，
全
身
疼

痛
，
畏
寒
，
咳
嗽
。
當
時
，
因
全
球
非
典
死
亡
的
病
例
正
在
不
斷
上
升
，
正
是
全
民
戒
備
、

人
心
惶
惶
的
時
刻
。
病
情
還
沒
有
被
確
定
，
但
已
經
出
現
了
疑
似
的
症
狀
，
就
醫
之
後
我
被

院
方
隔
離
了
。
事
後
我
才
知
道
，
我
原
來
是
第
一
例
感
染
非
典
的
台
灣
人
。

這
樣
可
怕
的
病
症
，
又
是
台
灣
第
一
例
，
醫
療
人
員
自
然
是
如
臨
大
敵
。
記
得
當
時
的

我
被
關
進
了
一
個
非
常
大
的
病
房
，
原
本
六
個
人
的
病
房
，
空
蕩
蕩
地
只
住
了
我
一
個
。
我

等
了
很
久
很
久
，
才
見
到
一
個
裝
備
成
﹁太
空
人
﹂
一
樣
的
醫
生
來
為
我
檢
查
。
因
為
病
症

的
極
度
危
險
性
，
我
能
見
到
的
醫
護
人
員
少
之
又
少
，
家
人
更
是
被
遠
遠
地
阻
擋
在
外
，
沒

辦
法
見
上
一
面
。
持
續
的
高
燒
，
不
停
的
咳
嗽
…
…
身
體
出
現
的
各
種
症
狀

讓
我
感
到
非
常
難
受
，
十
分
辛
苦
。
孤
獨
與
病
痛
的
雙
重
折
磨
，
在
那
個
時

候
，
我
卻
只
能
獨
自
承
擔
，
分
外
淒
涼
。

我
躺
在
病
床
上
，
腦
中
冒
出
的
第
一
個
念
頭
是
│
│
為
什
麼
是
我
？
然

而
，
這
樣
怨
天
尤
人
的
埋
怨
並
沒
有
持
續
多
久
。
我
發
覺
，
當
死
亡
真
正
迫

近
的
時
候
，
怨
懣
的
情
緒
其
實
很
短
暫
，
腦
中
不
由
自
主
地
開
始
回
顧
這
一

生
經
歷
過
的
種
種
世
事
，
那
些
我
曾
經
擁
有
的
和
失
去
的
一
切
。

當
心
情
漸
漸
平
靜
，
我
問
自
己
，
如
果
生
命
只
剩
下
幾
日
的
光
景
，
我

要
怎
樣
面
對
這
僅
存
的
最
後
時
光
。
平
時
被
庸
庸
碌
碌
的
生
活
迷
了
眼
，
總

是
看
着
遠
方
的
目
標
，
量
度
距
離
自
己
還
差
多
少
。
當
追
擊
的
目
標
跟
不
上

生
命
的
變
化
，
當
樂
章
戛
然
而
止
，
未
來
不
再
重
要
，
我
才
有
機
會
認
真
地

感
受
當
下
，
品
嘗
過
往
。
細
數
經
歷
的
歡
笑
淚
水
，
快
樂
悲
傷
，
我
發
現
自

己
的
生
命
是
如
此
的
富
足
，
有
那
麼
多
我
愛
的
人
和
愛
我
的
人
，
他
們
在
我

生
命
的
不
同
階
段
給
予
我
力
量
與
勇
氣
，
讓
我
前

行
至
今
，
成
為
了
現
在
的
自
己
。
感
恩
的
情
懷
取

代
了
對
死
亡
的
恐
懼
，
於
是
我
開
始
打
電
話
給
每

一
個
朋
友
親
人
，
對
他
們
說
謝
謝
，
真
心
地
感
謝

他
們
給
我
的
生
命
帶
來
的
無
限
美
好
，
那
些
一
起

走
過
的
歲
月
，
我
一
直
銘
記
在
心
。

接
下
來
，
在
經
歷
了
一
系
列
的
醫
療
檢
查
與

治
療
之
後
，
我
的
病
情
得
到
了
確
定
│
│
﹁非
典
型

肺
炎
﹂
無
疑
。
面
對
結
果
，
我
反
而
釋
然
了
，
我
不
預
設
立
場
，
到
底
是
生

是
死
，
是
走
是
留
，
無
論
怎
樣
，
我
都
欣
然
接
受
，
凡
事
謝
恩
。

一
天
晚
上
，
在
經
歷
了
繁
瑣
而
痛
苦
的
治
療
之
後
，
我
沉
沉
睡
去
，
進

入
了
夢
鄉
。
在
夢
裏
面
，
我
隱
隱
聽
到
一
個
聲
音
，
一
遍
遍
地
呼
喚
我
的
名

字
，
就
像
聖
經
故
事
中
上
帝
呼
喚
撒
母
耳
一
樣
。
我
聽
到
那
個
聲
音
說
：
﹁

我
就
在
你
的
身
邊
，
我
會
顯
示
給
你
看
。
﹂
然
後
，
一
串
數
字
出
現
在
了
我

的
眼
前
，
而
在
數
字
出
現
的
同
時
，
我
也
醒
了
過
來
。
我
知
道
宇
宙
萬
有
向

我
傳
遞
訊
息
。
雖
然
我
無
法
解
讀
訊
息
的
內
容
，
但
我
心
裏
有
種
踏
實
的
安

全
感
，
我
知
道
我
是
被
關
愛
被
保
護
的
。

我
配
合
醫
生
進
行
着
按
部
就
班
的
治
療
，
過
程
雖
然
很
痛
苦
，
但
我
奇

跡
般
地
一
天
天
好
起
來
，
連
醫
護
人
員
都
覺
得
我
的
復
原
速
度
驚
人
。
咳
嗽

、
發
燒
的
症
狀
很
快
就
緩
解
了
，
其
他
的
病
徵
也
沒
有
再
出
現
。
直
到
有
一

天
的
下
午
，
我
聽
到
病
房
廣
播
在
通
知
，
我
可
以
出
院
了
。
我
換
下
病
服
，

一
抬
眼
看
了
下
病
歷
表
上
的
日
曆
，
赫
然
發
現
，
那
日
期
竟
就
是
出
現
在
我
夢
中
出
現
的
那

一
組
數
字
！
我
熱
淚
盈
眶
，
那
種
感
覺
，
恍
若
重
生
。

當
我
們
用
樂
觀
和
感
恩
的
態
度
去
接
納
自
己
的
生
命
狀
態
時
候
，
整
個
能
量
就
改
變
了

。
身
體
充
盈
的
正
能
量
會
自
然
地
吸
引
恩
典
來
到
你
的
生
命
當
中
，
命
運
或
許
也
會
因
此
發

生
翻
轉
。
我
一
直
覺
得
，
復
原
的
奇
跡
之
所
以
發
生
，
緣
於
我
對
現
實
的
接
納
與
感
恩
。
在

患
病
的
時
刻
，
我
用
感
謝
和
愉
悅
的
心
情
，
完
完
全
全
地
接
受
了
發
生
在
我
身
上
的
一
切
，

我
對
每
一
個
我
愛
的
人
做
了
溫
暖
的
告
白
，
於
是
，
即
使
等
待
我
的
是
生
命
的
盡
頭
，
我
亦

無
憾
，
無
悔
，
無
懼
了
。

事業和名利是兩個極易混淆的
概念。事業心強的，會被人說是名
利觀念重；名利觀念重的，又會被
人說是事業心強。然而，事業心與
名利心畢竟是有區別的。項星耀事
業心很強，但他淡泊名利。下面說

的幾件事，一般人或許都會感到難以置信。
項星耀不知道自己能享受 「離休」待遇。離休之前，

他曾長期住在妻子邢桂芬的工作單位，不會騎自行車，只
好擠公共汽車來回奔跑於福建師範大學與芳華越劇團之間
。老項捨不得這些虛擲在路途之中的時間，他希望在有生
之年可以安安靜靜地從事翻譯工作。於是，上個世紀八十
年代中期，他向組織上提出了退休到上海的請求。福建師
大人事處的同志是善解人意的，他們查閱了老項的檔案，
發現他早在一九四五年就投奔新四軍，於是說： 「項老師
，您該辦的不是退休手續，您是可以離休的。」此後，老
項在上海享受離休幹部的待遇，這待遇卻是別人為他挖掘
出來的。

項星耀沒有參加全國翻譯工作者協會。憑他的成就，
在全國翻譯工作者協會掛個常務理事之類的銜頭並不過分
，但他從來不圖這些虛名。他也不喜歡把時光虛擲在交際
、應酬和各種會議之中，一位與他分別數年的教授寫信給
他，預期在次年召開的全國翻譯家協會的理事會上與老項
相見，但他哪裏想得到，老項連翻譯家協會都沒有參加
呢！

項星耀未曾有教授的職稱。他還是副教授，這是 「文
革」之後第一次評職稱時評的。他是帶着這一職稱離休的
。在他離休之後，福建師範大學的黨委書記范公榮曾去上
海看望他，說憑老項的成果，完全可以申報評教授職稱，
要他填表，但他謝絕了。他的夫人與女兒要替他填，也被
他阻止了。邢桂芬說： 「這個老項呀，別人爭都來不及，
他到了手邊的東西都懶得伸手，不知道他到底圖個啥？」
老項圖個啥？他圖的就是在有生之年，多為後人留下點東

西。在他看來，職稱、待遇、名利、地位全都是身外之物，他捨不得去花
那個功夫。那一次，當我笑着向邢桂芬說出這個意思時，坐在一旁的老項
，頷首不已。

我於是再次感受到事業與名利的區別。事業與名利作為人們奮鬥的源
泉，有豐富和貧乏之分。前者像江河取之不盡，後者如溪水極易枯竭；事
業與名利作為人們奮鬥的目標，有偉大與渺小之別： 「虛榮的人總是注視
着自己的名字」，極易為一時的成功津津樂道、忘乎所以、止步不前，而
「光榮的人永遠注視着革命的事業」，他們是永遠不會滿足的，於是也不

會受身邊的掌聲和鮮花的牽制，只是不斷地跨越自己，開拓前進。事業心
與名利心作為一定的情操和格調，又有高尚與低下的不同，名利屬於個人
，事業屬於人類。為名利的人往往嫉妒別人的名利，甚至為獲取名利而不
擇手段；為事業的人總是以自己的力量促成別人的成功，又從別人的成功
中獲得前進的力量。

老項就是這樣的人。

悄悄離去十八秋
項星耀是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去世的，得的是腸癌。他沒有想到

自己會得這種病，身體不適只當是傷風感冒漠然對之，直到挺不下去之時
才去檢查，但病情已經無法挽回。把他送入醫院時，因為需要排隊辦手續
，他還在醫院水泥地板的擔架上躺了一段時間。病房自然也是不理想的，
以後由邢桂芬幾經周折才稍有改善。看病需要花錢，他讓邢桂芬去上海譯
文出版社預支過一萬元錢的稿費。以老項對我國文化事業的貢獻，他應有
相當的待遇，但老項始終都很平靜，因為他過的一直都是平民百姓的生活
，他早已習慣了這種生活。

老項患病住院後，邢桂芬曾與老項離休前的所在單位福建師大聯繫過
。有關人士一直都說比較忙，一時走不開。這其實也很正常，因為與老項
隔了好幾代的他們並不了解老項，他們從檔案材料中知道的項星耀只是一
個副教授，一個享受副廳級待遇的離休幹部。直到老項去世前的幾天，福
建師大才派人去上海看望老項。回福州後馬上就得到老項的噩耗，再風塵
僕僕地趕到上海，一起操辦老項的喪事。他們這才發現，老項翻譯出版的
作品已有上千萬字，而且大多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與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的世界名著。只要屬於知識階層的人士，誰都能掂得出這分量，這樣的翻
譯家，在當今中國翻譯界也屈指可數。於是，福建師大的悼詞中稱老項為
「我國著名的翻譯家、福建師大副教授、副廳級離休幹部」。雖說老項生

前從來不在乎什麼頭銜，他認為這只是虛名，但將這三個並不相稱的頭銜
一起放在已經作古的老項頭上，仍不免使人感到一種悲哀。

沒有更多的悼念文章，沒有與他的貢獻相稱的悼念儀式，一個默默奉
獻了幾十年的翻譯界的大家就這樣悄悄地離開了人世。

老項臨終前幾天，躺在病床上拉着邢桂芬的手說： 「桂芬，你要堅強
些，再堅強些，只要挺過前面的八個月，你就能挺得過去。」老項去世後
不久，上海譯文出版社的同志興沖沖地打來電話告知，老項的又一部譯作
已經問世。然而，老項已經不在了，譯文出版社的同志唏噓不已。

邢桂芬給我寄來了老項去世後出版的譯作，是英國作家司各特（
Walter Scott）的《昆丁．達沃德》（Quentin Durward）。這部小說使司
各特不僅在英國而且在歐洲各國也享有了廣泛的聲譽，從此被公認為真正
的歷史小說的創始人。邢桂芬在書的扉頁上寫道： 「小宋，你已收不到老
項親自贈送的書了，現在由我代他贈送新書一本，請永遠保藏留念。」下
面署的日期是一九九八年六月六日。

老項悄悄離去，至今已過十八個春秋。
（下）

喜劇電影《夏洛特煩
惱》絕對稱得上是內地二
○一五下半年的影壇 「黑
馬」。這齣由 「開心麻花
」出品的小成本影片，在
競爭激烈的秋季檔上映，

沒想到內地票房收入竟力壓同期的《港囧》與
《解救吾先生》，將十四億人民幣的票房帶入
囊中。既有人說這電影在笑鬧中見出情懷和誠
意，也有人說片中種種 「大男子主義」的情節
安排明顯缺乏對女性的尊重與善意，但我關心
的並不是這片子好不好看，而是其中一個有趣
的意象：學校廣播。

成年夏洛因為一場夢， 「穿越」回到自己
的高中時代。原本成績不好長相不佳縮在教室
角落裏的差等生，在夢中借助某種忽如其來的
「神力」，強吻自己心愛的女同學，制服班上

的 「官二代」，還公然對抗勢利又壞脾氣的老
師。只是，這同學眼中的英雄，卻因屢屢違反
校規，被要求在全校師生面前公開檢討。

這場公開檢討的場景設計很有些意味。鏡
頭架在高處，自上而下俯拍操場上的學生，隱
隱有種壓迫感；而校長作為學校的最高權威，
自始至終沒有出現在鏡頭中。然而，校長那語
調冰冷的、不容置疑的聲音卻透過廣播，瀰散
在學校各處角落。想必我們都對內地中學校園
裏的廣播站再熟悉不過，卻不曾想過，這看不
見也摸不到的電波竟能成為某種權力的載體。
如果將聚滿學生的學校操場看作一處多元且雜
糅的文化空間，那麼電波中的聲音以及聲音的
主人，則透過一種無法觸及卻切實存在的方式
，強勢佔據着整個空間。

這不禁讓我想到賈樟柯電影中探討空間中
聲音的幾處場景。在我看來，賈樟柯是擅長以
聲音（特別是背景音）參與電影敘事的導演。
且不說他片中的演員大多用方言（大多是他家
鄉山西省的方言）唸台詞，也不說他如何不厭
其煩地在幾乎每部作品中穿插上世紀九十年代
的粵語歌以輔助敘事，單說說他電影中頻繁出
現的村口廣播。

對於並非在內地鄉鎮長大的人們來說，村
口廣播是一個較難想像的概念。其實，在村鎮
設立廣播站，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起已作為一項
政策，在全國範圍內推廣。誰家母豬丟了，或
者誰家娶了媳婦，當事人都能去廣播站的喇叭
裏說兩句，通報一聲，的確是既省時省力又有
效的傳播方法。其實，每座村鎮的廣播站還有
一項極其重要的任務，那就是播報國家及地區
的新聞與新政。在這一層面上講，廣播與報刊
和電視節目一道，成為政策自上而下傳遞的關
鍵管道。

學 者 本 尼 迪 克 特 ． 安 德 森 （Benedict
Anderson）在其成名作《想像的共同體：民族
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中，提出 「時間觀念的改變」這
一概念。在作者看來，靠宗教與血統維繫的所
謂 「神聖共同體」漸趨衰落，報刊雜誌的出現
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模式。基於世俗的、橫向的
時間觀念，足以令到生活在不同社會情景中的
人們，因為對同質消息的同時接納，產生 「天
涯共此時」的想像。這種在個體間建構的、凝
合力極強的關聯，無疑為民族主義的形成與發
展夯實了基礎。即便口音不同，風俗各異，但
當人們收聽同樣的廣播或觀賞同樣的電視節目
時，節目中的聲音成為個體與家國互動的載
體。

同樣，在賈樟柯電影中，觀者每每藉由村
口廣播傳出的新聞播報，清晰見出這一互動的
樣態。電影《小武》的男主人公與父親爭執的
時候，廣播中傳來香港回歸的消息；《任逍遙
》中，男主人公垂頭喪氣地站在街邊，廣播電
台開始播放北京申辦二○○八年奧運會成功的
消息；而電影《世界》中，深圳世界之窗公園
中的廣播節目則如同做夢機器一般，一遍遍地
重複 「歡迎來到艾菲爾鐵塔」之類的句子，以
滿足樸素的烏托邦式夢想。這些充斥在空間中
的聲音，既交代了故事發生的時間，又與電影
中落寞甚至灰暗的場景形成極其鮮明的對照。
透過畫面與聲音之間巨大的、拉扯的張力，我
們發覺，在家國大敘事的背景音中，在嘈雜的
、急遽變化的社會中，個體的悲歡喜樂竟是那
樣的平庸。

秦
公
一
號
大
墓

是
古
墓
中
發
現
盜
洞

最
多
的
，
竟
有
二
百

四
十
七
個
，
看
着
大

墓
一
層
平
台
上
各
種

口
徑
的
盜
洞
密
密
麻

麻
，
如
蜂
巢
如
鼠
洞

，
慘
不
忍
睹
，
怵
目

驚
心
。
秦
公
一
號
大
墓
的
誘
惑
力
太
大
了

。
從
公
元
前
的
西
漢
初
年
盜
墓
賊
就
開
始

光
顧
，
一
直
盜
到
宋
朝
，
歷
時
千
餘
年
，

墓
盜
不
斷
。
盜
了
又
盜
。
正
應
了
《
呂
氏

春
秋
》
中
所
說
：
﹁自
古
及
今
，
未
有
不

亡
之
國
也
；
無
不
亡
之
國
者
，
是
無
不
抇

之
墓
也
。
﹂

《
晉
書
》
有
一
段
極
精
彩
的
對
話
：

﹁漢
陵
中
物
，
何
乃
多
耶
？
琳
對
曰
：
漢

天
子
即
位
一
年
而
為
陵
。
天
下
貢
賦
三
分

之
，
一
供
宗
廟
，
一
供
賓
客
，
一
充
山
陵

。
﹂
國
家
把
三
分
之
一
的
收
入
都
用
於
為

帝
王
造
一
座
陵
墓
，
傾
其
所
有
囊
其
所
愛

全
部
要
帶
到
地
下
另
一
個
世
界
，
誰
不
心

動
？
誰
不
眼
熱
？
就
是
在
東
漢
末
年
曹
操

興
師
動
眾
，
出
動
軍
隊
大
挖
西
漢
的
古
墓

。
他
挖
開
的
漢
梁
孝
王
的
墓
，
得
黃
金
四

十
萬
斤
，
足
有
五
噸
多
，
這
還
不
說
其
他

車
拉
人
扛
的
珍
奇
異
寶
。
足
夠
他
擴
軍
養

戰
三
年
有
餘
。
可
以
說
曹
操
起
事
的
第
一

桶
金
是
﹁挖
﹂
出
來
的
，
靠
盜
挖
古
墓
而

得
。

令
專
家
們
都
感
到
困
惑
不
解
，
一
千

多
年
來
，
各
朝
各
代
的
盜
墓
賊
是
怎
樣
在

八
百
里
平
川
的
關
中
平
原
找
到
雍
城
舊
址

的
？
又
怎
麼
從
雍
城
舊
址
找
到
南
指
揮
村

的
？
又
怎
麼
從
南
指
揮
村
找
到
秦
公
一
號

大
墓
的
？
又
怎
麼
那
麼
準
確
地
把
盜
墓
洞

直
接
打
到
大
墓
的
主
槨
室
的
？
我
下
到
秦

公
大
墓
底
下
，
順
着
墓
壁
還
能
找
見
殘
存

的
盜
墓
洞
，
那
些
直
直
打
來
直
奔
秦
景
公

主
墓
室
的
盜
洞
呈
橢
圓
形
，
狹
小
但
順
直

，
我
們
熟
知
﹁地
道
戰
﹂
中
的
地
道
，
不
同
的
是
盜
洞
都
是
直

的
，
即
使
有
些
斜
拐
但
方
向
都
是
直
直
向
下
，
直
驅
主
墓
室
。

在
盜
洞
的
壁
上
盜
墓
賊
精
心
留
下
的
一
排
不
深
不
淺
剛
剛
夠
前

腳
掌
攀
登
的
﹁登
梯
﹂
。
盜
墓
賊
鑽
到
主
槨
室
後
，
要
在
黃
腸

題
湊
上
打
一
個
能
鑽
進
棺
中
去
的
洞
也
委
實
不
易
。
地
下
漆
黑

，
只
在
口
中
叼
着
一
盞
如
蠅
的
油
燈
，
空
氣
稀
薄
，
地
方
狹
小

，
只
可
能
半
跪
着
或
半
蹲
着
，
手
中
的
工
具
只
有
鐵
鑿
子
和
青

銅
斧
子
，
就
是
放
在
地
面
上
作
業
用
這
樣
的
工
具
在
二
尺
多
厚

的
柏
木
墩
上
打
出
一
個
能
爬
進
人
去
的
洞
也
幾
乎
是
不
可
能
的

，
但
他
們
爬
進
去
了
，
還
不
只
一
個
人
。
由
於
地
下
漆
黑
一
片

，
盜
墓
賊
鑽
進
的
方
向
也
不
盡
相
同
，
因
此
主
槨
室
上
盜
洞
七

上
八
下
，
﹁通
體
鱗
傷
﹂
，
體
若
蜂
巢
。
主
墓
室
，
放
陪
葬
品

的
側
室
，
據
專
家
估
計
和
史
料
記
載
，
秦
景
公
陪
葬
的
金
器
、

銀
器
、
玉
器
、
漆
器
，
各
種
各
樣
的
青
銅
器
，
禮
器
、
祭
器
、

酒
器
、
盛
器
、
兵
器
，
包
括
西
域
番
國
進
貢
的
奇
珍
異
寶
不
可

勝
數
，
國
器
、
重
器
、
寶
器
當
不
在
少
數
，
可
惜
幾
乎
被
盜
墓

賊
基
本
﹁掃
蕩
﹂
一
空
。
因
為
那
不
是
一
個
人
一
撥
人
而
是
像

走
馬
燈
似
的
前
賊
剛
走
後
賊
又
到
，
經
歷
了
幾
朝
幾
代
上
千
年

的
﹁淘
金
掏
寶
﹂
。
但
秦
公
一
號
大
墓
畢
竟
太
大
了
，
即
使
這

樣
還
出
土
了
三
千
五
百
多
件
金
、
銀
、
玉
、
銅
、
鐵
器
件
。

不
幸
之
中
的
大
幸
是
有
的
盜
墓
賊
把
墓
中
的
石
磬
當
成
玉

盜
出
來
，
一
看
不
是
玉
，
氣
得
又
把
石
磬
扔
回
到
盜
洞
中
，
正

是
這
些
盜
墓
賊
看
不
上
眼
的
﹁石
頭
片
子
﹂
上
的
銘
文
，
成
為

秦
景
公
是
這
座
大
墓
墓
主
的
鐵
證
。
否
則
墓
歸
誰
主
又
不
知
要

惹
出
多
少
考
古
學
家
的
煩
惱
，
也
有
可
能
像
曹
操
墓
一
樣
又
有

真
偽
之
戰
。
盜
墓
賊
是
精
，
但
百
密
必
有
一
疏
，
他
們
丟
遺
在

大
墓
中
的
古
石
磬
才
是
價
值
連
城
的
國
寶
。

宋
代
以
後
再
沒
有
被
盜

秦
公
一
號
大
墓
讓
人
奇
怪
，
自
宋
以
後
再
也
沒
有
一
個
盜

墓
賊
再
盜
這
座
大
墓
。
這
連
專
家
都
納
悶
，
難
道
盜
墓
賊
圈
裏

也
有
資
訊
共
用
？
否
則
為
什
麼
在
宋
朝
之
前
一
千
多
年
近
乎
瘋

狂
的
盜
掘
自
宋
以
後
一
千
多
年
竟
然
鴉
雀
無
聲
，
銷
聲
匿
跡
了

呢
？
讓
人
撲
朔
迷
離
。

當
代
盜
墓
賊
楊
彬
就
去
勘
察
過
秦
公
一
號
大
墓
，
他
怎
麼

找
到
的
這
個
深
埋
地
下
二
十
四
米
深
的
大
墓
的
？
他
又
經
過
什

麼
手
段
得
出
一
個
結
論
。
十
分
遺
憾
又
十
分
堅
決
地
走
了
。
他

踩
着
大
墓
的
墓
頂
斷
言
：
﹁此
天
下
奇
墓
，
可
惜
已
經
被
盜
空

了
，
絕
對
不
會
再
有
﹃大
器
﹄
、
﹃重
器
﹄
了
。
假
如
此
墓
未

動
，
由
我
挖
了
，
我
拍
着
胸
脯
說
，
吾
當
富
可
敵
國
，
不
是
敵

秦
國
，
是
富
可
比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
這
小
子
有
多
狂
！
楊

彬
沒
有
被
判
死
刑
，
改
判
死
緩
。

唐
玄
宗
有
一
位
寵
妃
叫
武
惠
妃
，
武
則
天
算
是
她
的
姑
祖

母
。
唐
玄
宗
愛
她
一
丁
點
都
不
亞
於
以
後
寵
愛
楊
玉
環
。
其
實

楊
玉
環
就
是
武
惠
妃
親
手
為
她
和
唐
玄
宗
的
兒
子
李
瑁
選
的
兒

媳
婦
。
唐
玄
宗
幾
次
想
立
武
惠
妃
為
皇
后
，
因
大
臣
堅
決
反
對

，
唐
玄
宗
怕
引
起
朝
廷
不
穩
，
未
敢
造
次
，
但
公
開
宣
布
，
宮

內
一
切
禮
儀
，
武
惠
妃
都
享
有
皇
后
等
同
的
權
力
和
待
遇
。
但

武
惠
妃
不
長
命
，
安
葬
武
惠
妃
對
唐
玄
宗
來
說
是
他
愛
情
至
上

的
感
情
總
爆
發
。
傾
其
所
愛
厚
葬
不
說
，
特
賜
武
惠
妃
一
個
巨

大
的
石
槨
。
這
個
石
槨
不
但
是
空
前
的
也
是
絕
後
的
，
唐
代
有

二
十
多
個
王
、
妃
都
有
陪
葬
的
石
槨
，
但
和
武
惠
妃
這
個
石
槨

不
可
同
日
而
言
。
武
惠
妃
的
陵
墓
叫
﹁敬
陵
﹂
，
敬
陵
埋
在
哪

兒
？
情
況
如
何
？
我
們
幾
乎
一
無
所
知
。
忽
然
一
日
，
海
外
傳

來
資
訊
，
美
國
文
物
拍
賣
行
要
拍
賣
這
個
藝
術
珍
品
，
令
國
內

專
家
皆
目
瞪
口
呆
。

我
在
陝
西
博
物
館
瞻
仰
過
這
個
從
美
國
追
回
的
藝
術
極
品

，
它
是
一
個
完
完
整
整
的
青
石
製
成
的
房
子
，
一
明
兩
暗
三
間

大
房
，
製
作
得
那
叫
藝
術
，
那
叫
逼
真
，
那
叫
完
美
，
樑
是
樑

，
檁
是
檁
，
磚
是
磚
，
瓦
是
瓦
，
窗
是
窗
，
棱
是
棱
，
門
是
門

，
沿
是
沿
。
門
窗
樑
柱
上
都
刻
有
神
話
故
事
，
吉
祥
圖
案
，
門

能
開
，
窗
能
啟
。
墓
葬
學
上
叫
廡
殿
。
關
鍵
是
楊
彬
是
怎
麼
找

到
的
敬
陵
？
是
如
何
把
重
二
十
六
噸
的
石
槨
從
十
五
米
深
的
墓

穴
中
盜
挖
出
來
，
又
怎
麼
絲
毫
不
傷
害
文
物
的
把
它
打
包
運
往

美
國
？
敬
陵
墓
室
中
還
有
大
量
壁
畫
，
其
中
有
一
幅
胡
人
馴
獅

的
壁
畫
，
是
曠
世
珍
品
，
國
寶
級
文
物
。
楊
彬
不
知
用
什
麼
工

具
什
麼
辦
法
把
它
們
從
石
壁
上
切
割
下
來
，
裝
箱
偷
運
到
美
國

。
美
國
的
文
物
考
古
大
師
們
看
過
從
包
裝
箱
中
取
出
的
壁
畫
激

動
得
無
可
無
不
可
，
被
﹁鎮
﹂
得
幾
乎
語
無
倫
次
。
一
個
勁
地

只
會
說
：
﹁Professional

﹂
。
秦
公
一
號
大
墓
徹
底
打
開
以
後

果
不
其
然
，
基
本
盜
空
，
出
土
的
幾
乎
都
是
盜
墓
賊
丟
失
遺
漏

或
認
為
不
值
錢
的
東
西
。
其
中
有
一
件
金
器
十
分
珍
貴
，
是
一

個
純
金
的
啄
木
鳥
，
古
稱
﹁戴
勝
﹂
，
微
曲
的
啄
喙
，
清
晰
的

羽
毛
，
高
聳
的
鳥
冠
，
圓
瞪
的
大
眼
，
平
展
的
雙
翅
，
但
這
些

都
是
透
過
放
大
鏡
觀
看
的
，
因
為
它
只
有
拇
指
蓋
大
小
。

秦
公
一
號
大
墓
被
挖
開
了
，
就
那
麼
赤
裸
裸
地
袒
露
着
，

它
南
側
的
車
馬
陪
葬
坑
剛
剛
挖
開
又
覆
蓋
上
了
，
據
說
資
金
未

到
位
，
又
說
這
次
國
家
文
物
局
已
經
將
此
列
入
開
發
計
劃
。
晚

上
，
南
指
揮
村
東
邊
，
秦
公
一
號
大
墓
周
圍
常
有
﹁鬼
火
﹂
飛

來
舞
去
，
天
陰
小
雨
時
，
老
百
姓
說
能
聽
見
有
像
奄
奄
一
息
的

老
人
臨
終
前
的
咳
嗽
和
不
連
貫
的
喘
息
聲
，
別
在
晚
上
去
，
更

別
在
天
陰
小
雨
時
去
，
一
聲
沙
啞
的
咳
嗽
能
嚇
人
一
跳
，
怪
瘆

人
的
…
…

（
下
）

正能量可翻轉命運 趙安安

實
大
於
名
項
星
耀

宋
志
堅

空間中的聲音 李 夢

秦公一號大墓之悲歌 白頭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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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煩惱》的男主角夏洛 （作者供圖）

盜
墓
賊
沒
有
把
秦
景
公
石
磬
盜
走

（
作
者
供
圖
）


